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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體字：東久世京／藍體字：水原式

前因：走這裡，時間點：京生日當天

 
東久世京伸手攀上了對方的肩膀，之前已經被揹過一次因此一點也不扭捏，視野高了一點之後
四處看著不同視點的世界。

「水原哥哥平時會去哪？」

小傢伙的體重很輕。──這是對方攀上自己的背之後的第一個感想。
「平常會去的地方嗎？」

輕而易舉地托起嬌小的身軀，因她的話而頓了一會。──仔細想想，自己竟然也不清楚平時會去
哪裡逛，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和友人在一起居多，如今只有自己和這個小傢伙單獨出去逛逛，

總不能和她說經常去的地方只有家裡和已故的妹妹的墳墓那裡吧？
「大概、……就街上走走而已吧？」莫名的臉紅耳赤，也許是為自己那貧乏的觀光概念感到赧
然，試圖把話題轉到對方身上。「比起這個，今天的主角可是妳喔？小傢伙妳有沒有想去的地

方？」

在背上自然是不會注意到此刻對方正發熱的臉，懸在男子腰旁的腿輕快的晃了晃。

「呼嗯，那，就去街上？」她一時之間也想不到想去哪裡玩好。

「好喔，那咱們就去街上逛逛吧！」

看的出來小傢伙的心情很愉快，也似乎沒察覺到這邊的尷尬，但往前走幾步時才熊熊想起來自
己並沒有特別裝扮掩飾。──即是說自己現在的模樣完完全全向人告知怪異就是這。
雖然不怕被當地居民看見而被通報，只是身後的小傢伙說什麼都不能被自己的關係給連累，可

是就算想喬裝打扮也沒有什麼道具能掩飾頭上那對角，思及此，不由得乾笑問著背上興致高昂

的小傢伙。「那個啊、咱在想要是以我現在這樣進去的話會有多大的機會被居民通報咧？」

「唔嗯？」聽了水原式的問題，東久世京這才看向那近在眼前的角。

「唔嗯……可是水原哥哥又沒有害人？為什麼要通報？」沒有多想的回應著。
「雖然咱是沒做什麼啦……」
狀似在思索腦中的詞彙。「但是總會有人只因為咱是怪異而不由分說的直接通報，哪怕咱即使

什麼都沒做也一樣。對於他們而言怪異等同於會吃人的可怕存在，是不同於他們的異類，若以

西方那邊的話咱說不定早就被抓去火刑伺候咧。」

聽得懵懵懂懂的，她眨了眨眼，將頭靠上了對方的肩膀問著：「為什麼要通報？為什麼要因為

怪異就通報？水原哥哥吃人嗎？西方？火刑？那是什麼？」

不懂的就問，她也不管問題有多少一股腦地就全問了出口。

「哈、小傢伙妳的問題還真多。」──不過、還真讓人懷念哪，如果妹妹現在還活著的話也應該
跟這個小傢伙同年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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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傢伙無意識的撒嬌之舉逗得忍俊不已，如同回禮一般，輕輕的以頰蹭了蹭對方的臉頰，含著

笑意的嗓音逐一回答她的提問。「人類啊、總會對自己所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懼，而這份恐懼會

促使他們以強烈的手段驅離非人者──嗯、簡而言之，就是『因為我不是人類，所以我不該存在
於人類的社會裡。』這樣講妳明白嗎？」

也不管小傢伙消化的如何繼續回答。

「火刑是西方人最喜歡對異教徒施以的懲罰之一，小傢伙應該有吃過烤肉串吧？火刑就是把罪
犯綁在木樁上拿去燒喔！就像烤肉串一樣。──貌似這樣能平息神明的忿怒什麼的？」
介於自己也認識一名常跟西方商人打交道的厄除大小姐，閒暇之餘總能聽她講些國外風俗民

情，倒也不怕被小傢伙的問題問到回答不出來。「至於西方只能說比這邊更加遙遠的地方，具

體距離我也不太清楚啦。」

因為不是人類所以不該存在？

「那狗狗怎麼辦？狗狗也不是人，狗狗也要通報嗎？」

狗狗明明很可愛又不會傷害人，她才不要通報狗狗！
聽了對方說明了火刑之後忍不住抓緊正揹著自己的哥哥，「西方好可怕。」

東久世家的長子，也就是她的哥哥，同樣也是留洋歸國才說她的眼睛是生了奇怪的病，可是她

很清楚她才沒有不舒服。

西方怎麼這麼奇怪？

腦袋轉著要怎麼樣才可以不讓水原哥哥因為角被通報的方法，接著「啊。」的一聲，將頭上的

軍帽拿了下來往對方的頂上一帶。



「帶起來？擋住就好了？」

「傷人的狗狗很可能會被人殺。」

背後的布料猛地被拉緊，感覺到小傢伙的顫抖不由得暗嘆自己還真不會找話題，語氣一緩。

「但是會有像妳一樣喜歡狗狗的人拚命保護牠們的，他們會保證會狗狗教導讓牠們以後不再傷
人，這就叫馴服。但是怪異是不可能被任何人給馴服，妳明白嗎？正因為如此人類會畏懼著這

類與他們相似卻相異的存在，會不擇手段的排除，當然也會有像你們這樣善良的人，所以不能

以偏概全。」

──未知才是最可怕的，正因為不了解，所以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脖子忽地被輕輕摟緊，也不清楚對方究竟是在害怕亦或者是在安慰。

「至於那個火刑已經在西方那邊不常見了，畢竟太血腥囉，現在應該不會有人在那樣了。」聽

著對方嘀咕西方文明的可怕笑了出來。「西方的文化與咱們這邊不同，如果有機會的話小傢伙
還是能去接觸看看喔？有時候親自體驗遠比書中的知識收穫更甚。──嗯？」
甫一說完，頭頂忽然被扣上甚麼東西似的，質感有些硬卻堅固，視線往上頂端只能看見烏黑的

帽緣，疑惑地問著。「這是？」

「京的帽子哦。」

聽著對方說的很多事情，一時之間也記不住這些，只有朦朧的記著些關鍵字而已。好壞是非對

錯的界線不能簡單地區隔開來，她每次想這些，最後都會腦子醞成一片糨糊。

「好難喔，那些東西。」在水原式的肩上扁了扁嘴，懸在兩側的腳百無聊賴的輕輕晃著。「沒
有簡單點的東西嗎？」

任由小傢伙為自己喬好帽子的位置直覺窩心，聽到她因為方才那些深奧的話而消化不良道出的

抱怨聲又忍不住大笑。「小傢伙不用急著去了解，按著腳步慢慢來就好，遲早會明白的。」

不服氣的咕噥聲可想而知她一定是鼓著臉頰氣呼呼的樣子。「不說這些了，小傢伙妳餓了嗎？

要不咱們去街上買點吃的？」

本來聽到對方大笑時還鼓著的嘴聽到要上街買吃的，馬上笑開了顏。

「好啊、京想吃糖葫蘆。」整個小腿都開心地晃著。
「果真是個小傢伙，那麼愛吃糖。」

甫一說完，耳朵便感覺到一陣拉扯像在懲罰似的捏著，夾雜某個小傢伙的哼聲。──啊啊、小傢
伙生氣囉。

「開玩笑的啦，糖葫蘆會買給妳但是正餐還是要吃喔？等吃飽之後再吃些甜點怎麼樣？」再一

次托起對方因晃動而滑落的身軀，慢悠悠地走向街上。

「呼嗯，京十七歲才不小了。」鬆開手之後反駁著，但是從沒有反駁對方一直喊自己小傢伙這

回事。身體讓水原哥哥托好之後，這次安分地待在背上。



答應了等吃飽再吃點心，藉著比平常還高的視點更是好奇地四處觀望，雖然她平常也看得見，

但是更高處總是新鮮。姐姐平時也不會這樣讓她胡鬧，只會要她規矩一點。

「呼嗯。」她漫不經心地哼了哼聲。市街上的攤販擺著各式各樣的物品，她平常在家裡用的自

然是更高一個檔次的東西，但是她很喜歡看這些她不曾接觸過的世界。

「呃、妳十七歲？……」
有些難以置信的回頭，如紫丁香般的紫色眼眸霎時映入眼底，小傢伙帶點疑問且好奇的凝視自
己，楞個半拍，察覺到距離有點近，僵硬地移開視線。「咱還以為妳只有十三、十四歲……還
蠻讓人、驚訝的？」

──小傢伙居然也到要出嫁的年紀了啊，真是不可思議。嘀咕著。
一路走來並未遇到太大的麻煩，小傢伙總會問一些莫名奇妙的問題，那些習以為常的事物在對

方眼中狀似什麼新鮮之物，只要一逮到機會就會開始問東問西，幾句閒聊也大概能猜出對方曾

是個不問世事的典型大小姐。

……只是那價值觀有時挺讓人匪夷所思。
「……？」
也許是頭頂上的軍帽略嫌突兀，行徑間，總會感覺到不少視線往自己又或者是小傢伙的身上停

留，目光不是很友善卻不明白理由為何，但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還是趕緊找個小攤販迴避那些帶

刺的視線。

覺得……不舒服。
平時到市街上或許是因為跟著長官一起巡邏，即使被打量也不至於這麼讓她生出這麼強烈的厭



惡感。

可是今天周遭的視線感覺格外的不善，像是針一樣的扎人。

她瞥了眼周遭，卻也沒看到有什麼「不好的東西」所以說，這些讓她不安的都是人的視線？

心情正悶著，沒吭聲了一陣子，直到停下腳步的水原式招呼她時這才回神，「唔？什麼什
麼？」

「小傢伙怎麼啦？」

放下對方改以牽手的方式引領她入店內，走沒幾步才忽然發現小傢伙貌似有點不開心，瞧、連

臉頰都鼓起來了。

「從剛剛開始就一臉不開心。」捏了捏臉頰惹得對方哇哇叫，稍微想一下大概是知道對方不開

心的原因，卻沒料到她會如此敏銳，或許與她的經歷有關吧。

「京不喜歡，一直被盯著看。」老實地回答著，京抓住捏在臉頰上的手搓了搓。「而且感
覺……不太好？」
她一時之間不會形容那種感覺，只能歸結出那是不好的。跟她在貴族間的聚會中偶爾感受到的

大同小異。

「京哪裡，奇怪嗎？」

她也曾經問過姊姊這個問題，但姊姊只有回答沒有這回事而已。

但即使沒有奇怪，還是有這樣的眼光，是怎麼了？

「不會很奇怪喔，」任由小傢伙抓著手搓來搓去，對方無意識透露出的不安感，輕而易舉地知
曉她是個蠻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應該說小傢伙妳的感覺很靈敏咧。」

雖然無法分辨那些目光是因為看出自己非人的身分(因為打扮和髮色很顯然不同於一般人)而產生
的敵意，亦或者是看小傢伙的外貌姿色極佳(不得不說小傢伙確實有那個資格)而透露的貪婪，總
歸一句，那些傢伙的眼神看得很讓‧人‧不‧爽。



 
「那為什麼要一直盯著京？」

水原哥的回答也是自己不奇怪，那是不是只要是陌生人都是這麼樣看著陌生人？

抓著水原式的手在店裡晃著，漫不經心地看著店裡的商品，時不時動手戳弄著架上感興趣的物

品。

「因為小傢伙長的很漂亮吧，人都是如此，對於美好的事物總會多看幾眼。」當然這話多多少
少也包含了善意的謊言，對小傢伙而言沒必要讓她太早接觸人性的黑暗面。

順手買了一些小傢伙感興趣的小飾品送給她，多半都是一些西方洋物在這確實不怎麼常見，隨

後牽著小傢伙的手去隔壁的咖啡屋尋覓午餐。

「別想這些了，現在咱們來吃飯補充體力吧，晚點再給妳買個糖葫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

煩讓對方坐在自己身邊，向女給點了幾樣小菜和一碗米飯及一碗麵食後，後知後覺想起對方是

否有不喜歡的食物。「小傢伙妳會挑食嘛？」

「沒有，京不挑食。」
坐到位置上時便已經因為方才被稱讚了漂亮以及手邊的飾品而轉移了注意力，雙腿在桌子下方

輕巧的晃著，一邊回應著身旁的鬼族哥哥一邊研究著飾品的用法。

她將綁上了白色髮帶而垂在肩上的髮尾鬆開，長到胸口的髮垂了下來。京觀察著一圈銅紅色巴

洛克式造型的髮圈，一臉興趣盎然早已不見先前不悅的表情。

在等菜上桌的期間托腮觀望把玩飾品的小傢伙，起初她還一臉興致高昂的將白色髮帶取下，不

得不說小傢伙放下頭髮之後確實多了一些成熟感，即便如此她在自己眼中仍是一個需要照顧的



小傢伙，順手梳理有些凌亂的髮絲繼續觀察。

只見她把方才買來的飾品拿至眼前觀察，但卻不見小傢伙有任何動作而感到好奇的問。「小傢

伙妳又怎麼啦？」

「在想該綁成什麼樣子？」拿起了髮飾在頭上比了比，放在頭頂上轉向旁邊的人問：「綁哪邊
比較好？」

「呃……妳這樣問我也、……」──咱可是個男孩子耶，怎麼知道綁哪邊會比較好看啊。內心咆
哮著。

「咱比較不懂這些，但妳的話應該是怎樣弄都好看吧？」喔、老天，要是妹妹還在的話肯定會

大大的吐槽自己的哥哥怎麼會如此笨拙。不經意地想起過往回憶。

「呼嗯。」她點了點頭，再度思考了一陣子之後，這才將新買的髮飾將頭髮綁回同樣的髮型，

只是垂在肩上的不再是白色的髮飾，而是帶著金屬色的，另一種風情的髮飾。「回去給姊姊看
要怎麼綁好看好了。」

於此同時，方才點好的幾盤菜餚上桌了，東久世京將白色髮帶收好在上衣的口袋之中，接著湊

到桌前看著餐點。「呼嗯，好香。」

……好險對方沒再繼續追問自己該怎麼綁會比較好。莫名的鬆口氣。
「原來小傢伙有姐姐啊？」隨口詢問。把盛有米飯的碗遞給對方，自己則是吃麵食。

雖然這邊的菜色沒有像雷鳥小姐那邊如此豐富，但大體而言還算好吃，起碼小傢伙吃得津津有

味，即便動作很中規中矩的細嚼慢嚥卻不難看出她吃得很愉快。
──不過這些菜的份量可真少，咱恐怕會吃不飽吧。略感糾結的想著等會去街上逛逛時多買幾樣
食物果腹。

「嗯嗯，京最喜歡姐姐。」將食物嚥下後才開口回應，接著將菜以筷分成小塊，這才慢慢咀

嚼。

自從進入十紋之後，每天都吃著與以往華族的餐點截然不同的菜餚，起先她幾乎食不下嚥，但

不吃的苦果便是她幾乎餓到無力昏頭，最後終究還是隨著固定時間用餐，而且事實上也並不是

說不好吃。
「水原哥有兄弟姊妹嗎？」被問了自己有姊姊這件事，沒有多想的回問著。

噗！──湯頭喝到一半差點全部噴出來，被突如其來的問題給嗆個半死不斷咳嗽。
「咳、咳咳咳咳……」
狼狽的摀著嘴巴咳個不停，小傢伙狀似被自己的反應給嚇到連忙把一旁的紙巾傳給自己擦拭，

待自己心情平復後才慢慢地回應。「嗯……咱有個妹妹。」
很含糊的回答方式也不曉得小傢伙會不會繼續追問，默默的喝了一口熱茶思索可能會碰到的狀

況。

被接連的咳嗽聲嚇了一跳，聽了終於緩下氣息之後的回應，遲鈍如她自然沒有反應到對方正是
因為這個問題而嗆住的。

「水原哥好點了嗎？」她伸手拍了拍對方的背，雖然就只是形式上的拍。她只是照著每次自己

嗆到時，姐姐拍著自己的背的方法依樣畫葫蘆地拍。

嗚啊……感覺真糗。
完全沒預料到自己會在小傢伙面前出糗，還被對方用宛如哄孩子的方式給拍拍背，莫名地感到

有些窘促的摸摸鼻子乾笑著。「咱沒事啦，一不留神就喝太快被嗆到囉。」



嗯嗯，還好對方馬上被咳嗽聲給轉開注意力以至於沒再繼續問下去。不由得安心下來繼續享用

美食。

「嘻嘻。」偷笑了一聲，聽對方沒事了之後便回過頭繼續吃著飯，而這時候她才發覺到水原式

前頭的飯菜已經幾乎清空。
自己的吃飯速度似乎真的很慢。

她轉了轉淡紫色的眸子，加快了夾菜的動作。

「小傢伙吃慢一點也不要緊的。」看對方似乎是瞥見自己已經吃得差不多才加快速度吃著飯

菜，那宛如倉鼠般的塞菜方式莫名地想起那個叫小倉季亞子的小傢伙，話說回來這個小傢伙貌

似也是對方的室友？──嗯，世界還真小哪。
「話說回來一會吃完飯後妳還想去哪嘛？」

雖然在別人吃飯時去打擾有失禮節，但自己那匱乏的導遊經驗實在是想不出哪邊能帶對方去
玩，末了，也只提出普通到不行的所在地。「咱是知道這附近有間神社可以順道去參拜一下，

妳要去看看嗎？」

「神社？好啊，京想去。」儘管是在吃東西的中途被問了問題，但在軍隊裡也早已適應同樣的

情況，只是她仍然是吞嚥了食物之後才點了點頭。

「可以求籤？買御守？」已經在想著等等可能會看到的事物，雙腿在桌下前後的晃著，問完之

後，京將最後一口飯吃進嘴中。

「妳說的那些神社都會有，等等咱們結完帳就去那邊走走吧。」順手替她將粘在嘴角邊的飯粒
抹去，拿了幾張紙巾給對方擦嘴。「聽起來小傢伙像是第一次去的樣子，是想求什麼籤咧？」

稍微想一下依對方的個性很可能會把買來的御守分給室友和她的姐姐吧？記得沒錯她們室友的

感情都不錯的樣子？真好哪。

「京有去過，可是這附近的還沒有。」東久世家附近有間不小的神社，每年的祭典等等自然是

不會少，可都是給人力車或是轎子給載著，不然是給家僕包圍在周遭，實際上她想體驗的事物

並不是真的能如願體會。

「呼嗯－－求籤可以求什麼？該怎麼求？」相當自然的讓水原式整理自己的儀容，就跟她在家
裡有僕人服侍一樣，她倒也沒覺得哪邊奇怪。「京以前想求籤，可是下人都會先處理好。」

呼嗯……──該說不愧是大小姐嗎？若有所思地想著。
「求籤的話只要妳想的到幾乎都能求，像是家庭、健康、事業、婚姻、愛情等……都是範圍之
內。」

概略的講解並把自己所見的情況告知對方。「求籤的方法很簡單，只需要抽個竹籤就能了。」

看對方帶著疑惑的觀望便知道不說清楚一些恐怕她又會繼續發問，與其如此不如自己多解釋

些。

「神社那邊會有個籤筒供人使用，參拜者能從中抽一支竹籤出來，竹籤上面會有數字，把竹籤
交給寺主，對方就會依照竹籤的數字給妳籤號單，依據籤單可分12個等級，假使看不懂籤的內
容也能請寺主解釋。」

看小傢伙一下子吸收不了資訊成暈眩模樣，只得再縮解含意。「嘛、簡單講就是抽籤、領籤

單、不明白就問寺主、最後把籤綁在樹枝上，好的籤可以靈驗，壞的籤則能消災解難。──以
上，就是求籤流程喔。」

見餐點吃得差不多便招手讓女給過來結帳，一邊將金錢及小費遞給女給後暫且要對方先離開。



「咱是沒求過籤，倒也不太清楚一般人會求什麼。」抿一口熱茶潤喉，聳聳肩。「不過如果是

女孩子的話好像多半都會求愛情或姻緣的居多？」

──當然這些知識也都是隔壁家的大小姐傳授過來。
「等會咱們就去神社看看吧，在此之前得先幫妳買個糖葫蘆帶上路。」
休息差不多後，起身拍拍褶皺的衣衫，狀似想起什麼而回頭詢問小傢伙。「是說妳想要咱繼續

揹妳走？還是要用走路的過去？」

「京自己走。」

等對方站起後也跟著從桌邊站了起身，伸手便牽上青年垂在身側的手。

腦中還轉著方才水原式說的求籤方式，思考著自己該問什麼，然而愛情跟姻緣卻早已從她的考

量之中剔除。

那些東西她一點也不想知道會是如何。
「怎麼走、呢？」像是哼著小曲子般，最後的疑問詞上揚著，她等著要將路記起來。

「離這邊稍微有點距離。」稍微估算步程後才回答她。「沿途也有些小攤販在路邊販售，咱們

到時可以買些甜點帶上去吃。」

任由小傢伙牽著手晃來晃去，畢竟小時候自己也是這樣牽著妹妹到處走走，倒也不會覺得尷尬

只覺得莫名的懷念。

「去神社之前得先爬一層很長的樓梯，小傢伙妳的體力沒問題嗎？」

雖然知曉她也是個厄除軍人，但怎麼看都覺得對方的體力好像不怎麼行，不過就算小傢伙的體
力不行也一定會很倔強的走著吧。──不是猜測而是直覺篤定。
「沒問題！」

興沖沖地回應著，對於自己有進步的體力莫名的有自信。最初她跟赤子練跑時，可是起步沒有

多久就吃不消了，現在她可以跟著好一段距離才停下腳步休息。（當然實際上究竟是多長的距

離她是不清楚的。）

跟在對方身邊走離餐廳，回到市街裡自然又聚集了不少目光，但期待著去神社玩的心情已經占

據她的注意力，壓根沒意識到那些視線。
不知道那邊的御守是長個什麼樣子呢？到底她該問些什麼好呢？一邊哼著靜子偶爾會唱的曲

子，京一邊思考著。

一出店面便察覺到不懷好意的視線又多了許多，在吃飯時就曾想過路上的目光究竟從何而來。

雖然自己的裝扮確實有些突兀但也不至於那麼容易引起他人關注，結果在瞥見對方的裙裝後，

才熊熊想起那時揹著小傢伙時肯定暴露不少兒童不宜畫面，致使窺探的人多了許多，而這之中

又以男性的目光居多。

唉，小傢伙天真爛漫就算了，怎麼我也那麼不小心讓她平白無故被人偷窺。──思及此，不免自
責自己的粗心大意讓小傢伙得承受被騷擾之苦。
明明都已經沒揹著她走在街上然而視線始終久久不散，那目光簡直比他人看見自己是怪異時來

得討厭。

看什麼看、是沒看到咱在這邊嘛！──不著痕跡地護著小傢伙，宛如忠犬般朝那群視線咬牙切
齒，要不是自己還牽著小傢伙的手恐怕會先撲過去揍人一頓。

將路邊買來的糖葫蘆遞給小傢伙之後便繼續牽著對方散步在街上。

雖然就現況來看一心只想去神社的她倒也沒注意到他人目光，反而是哼著自己所沒聽過的曲目



開心的東看看西瞧瞧，有問題就會發言提問。

──如果真有哪個不長眼的渾蛋敢來騷擾，咱一定要把那人揍得連他爸媽都認不得。
摩拳擦掌隨時提防可能的突發狀況。

「接下來再往這邊走嗎？」拉了拉牽著的手，吃下一顆糖葫蘆後左右轉著周圍的景物，在腦裡
開始將路線記憶起來，從軍營出來之後是方才買了髮飾的店家，再來是餐廳、糖葫蘆，最後在

水原式應了她的問題指出了路線之後，步伐輕快地走著。

遠離了市街，又或許是更加接近了神社的緣故，人群漸漸地少了，而本先或多或少還感覺得到

的寒意也悄然地散去。畢竟是有著神明的地方，那些汙穢的靈體也不會接近這裡，東久世京正

覺得輕鬆不少時，迎面而來的便是早前提到的－－一層很長的樓梯。

她怔愣地看著眼前沒有抬頭看還看不見盡頭的階梯，眨了眨紫丁香色的眼。

「好、長？」
通到天國去了嗎？

「咱有說過樓梯很長啦。」
拍了拍小傢伙的頭，甚感有趣地觀察小傢伙因樓梯的長度而愣在原地的模樣。

「要是走到一半不行的話咱在抱妳上去吧？怎麼樣？」

基於每天都會抽空到神社那邊為妹妹祈禱，這點路程於自己而言根本小事一樁，哪怕直接抱小

傢伙上去也不會消耗太多體力，畢竟鬼族的賣點就是體力好、力氣大嘛。「不過在那之前妳可

以先體會一下走階梯的路程喔，小傢伙跟好了。」



即使到了下午依舊艷陽高照，好在沿途有樹蔭遮蔽部分陽光散去不少熱度，享受走在階梯間獨

有的寧靜氛圍，稍稍握緊小傢伙的手引領對方前進，另一手則提攜路邊買來的水瓶，以供小傢

伙途中口渴時能飲用。

她本來還想，跟前一次去露營的時候，學季亞子曾經喊過的「最慢到的是笨蛋！」喊一次試試
看。

不過很顯然就是，她一定會是那個笨蛋。

樓梯跟露營時走的路完全不同，或者說，走樓梯感覺就是特別費力。

不一會兒她就已經氣喘吁吁。身旁或許該說不意外地聽到些許的笑聲，她鼓了鼓嘴，對著問需

要不要幫忙的水原式搖了搖頭。

不服輸的個性在這個時候完完全全的顯現出來。

「這麼、長、平常車伕、都這麼累嗎？」
以往去神社都是坐在轎裡或是人力車上，總不會是自己動腳走路到的。接過了水原哥哥給來的

水瓶，含在口中稍微滋潤了會嘴唇這才嚥下。

幸好現在的天氣不會太熱，她的體溫正因為爬了階梯而上升著，一點都不冷了。

「咱是不清楚妳家的車伏累不累啦，起碼咱是不覺得累啦。」

不服氣的哼聲在耳邊響起不由得啞然失笑，比起對方上氣不接下氣的模樣自己倒無任何感覺。

「但我想他們會為了大小姐妳的健康平安而為妳祈福吧，所以才能不辭辛勞的上山參拜只為了

求得平安符，無論這之中是否虛情假意的成分佔居多也要對人道謝，畢竟這是種禮貌。」
小傢伙那不服輸的個性又出現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提直接抱著對方走，僅是需要歇息的時候

稍微停下腳步讓她得以喘息，為了避免路程太過無聊乾脆講一些自己的所見所聞給她帶點動

力。「其實爬這樓梯也有寓意是神給予信徒的考驗，如果不通過這番考驗那麼願望也不會靈驗

的，所以小傢伙要多多加油哪！」

「……」為了她的健康平安而祈福嗎？
明明從以前就離她遠遠的，對她視若無賭的，只單單聽令的，那些人會為了自己爬這麼長的階

梯就只為了這個？
「……唔嗯。」她聽了只是咕噥了聲，在聽到願望不會靈驗時，心底本來還有的那麼點僥倖，
真的很累時還有水原哥哥可以幫忙這個想法完全地掃空了。

「唔、那要自己走完……可是京不是信徒？」然而她轉念一想，剛剛對方說的是給信徒的考
驗？但是她不是呢？

「呵呵、那只是打個比方而已啦，大概是給參拜者一個前進的動力所想出來的概念。」安撫似

的搓揉小傢伙的頭。

不曉得是不是之前的話有誤觸對方的禁忌，有那麼瞬間小傢伙的表情落寞些許但很快又恢復原

狀。
「只要抱持虔誠的心去參拜我想神明會原諒小傢伙想偷懶的意念吧。」

早已看出對方的小心思逗得忍俊不已。「所以要咱直接抱妳上去嗎？」

「不行！京要自己上去！快到了嗎？一定快到了吧！」

雖然真的很想偷懶，在聽到了身旁的人說了神明會原諒時確實她很想很想偷懶一下下可是不

行！

京要自己上去！



仰頭看了會覺得應該快到了，她大大地深呼吸了口氣。「走吧，我們快走！」

──嗚喔！？怎麼一瞬間氣勢爆發了？
被動地被小傢伙拉著往上衝，也不曉得是什麼原因讓她忽然充滿活力，該不會她真的挺在意沒

走完全程會被神明討厭之類吧？
啊、不過這階梯的長度恐怕沒多久就會累得要命了……
彷彿早已預見之後的結果而見怪不怪地跟隨其後，但願小傢伙別真的累到連參拜的力氣都沒有

才好，想了想，還是決定出言提醒熱血過頭的她。「小傢伙記得保留點體力參拜啊。」

－－但已經來不及了，只有含糊應著水原式的東久世京只管著往上走，好不容易踩上了最後一

階後她一股腦的就往地上跪倒，喘著氣根本說不上話。

「呼咿、咿……」
這就是、那個、不聽老人言嗎？
神明的考驗也太長了嗚。

這樣的天氣下她也因為身上頗是厚重的軍裝而出了些汗，臉上是運動後血液運轉的紅潤，她抬

眼看著前方艷紅的鳥居，忍不住伸出了雙手：「京到了－－」

「喔喔！小傢伙真有毅力哪。」配合對方的歡呼在一旁鼓掌。

本來還有點擔心對方會不會在半路直接暈倒，事實證明對方確實有點體力，只不過一爬完階梯

之後就整個癱坐地上狀似不願在動的樣子，看小傢伙喘個不停將水瓶遞給她喝，順手擦了擦對

方的汗水，露出無奈的笑。「妳這樣不熱才怪，先把外套脫下來透透氣吧？」



今日的參拜客少得幾乎沒有，就連平日常見的巫女們也不見蹤影，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假期的緣

故而都回家探親，等待對方回復體力的同時默默眺望遠方景色，偌大的環境唯有風吹過枯葉的

悉悉窣窣聲，靜謐的令人沉溺其中。

「呼嗯，這裡好舒服。」喝完了水後將披肩脫了下來，將原先跪坐的雙腿併攏伸直在前方，稍
稍感受著神社跟寺廟等等的清淨氣息，這讓她忍不住想要吹吹腰間的笛子。

自從被要求在能夠保護自己之前不要吹笛子之後，她就沒有再吹奏過了。在這邊吹的話應該會

跟寺廟一樣，不會招來不好的東西吧？

等等氣息更穩了之後再看看好了。京這才緩緩地站起身來，仔細的看著眼前的鳥居。「這是甚

麼神社？」

「咱也不知道這什麼神社喔。」迎面而來是小傢伙呆愣的反應，尷尬地笑了幾聲。「畢竟咱以

前參拜時就沒什麼在注意，大部分來這都是把零錢扔進賽錢箱後搖鈴祈禱，根本沒在管這邊是
祭祀哪尊神明。」

自發性地將她脫下的披肩掛在手臂，順勢牽住小傢伙的手心引領她走進神社內。「等等參拜時

再問問神主吧，現在咱們先去淨手才能去參拜喔。」

「好。」點了點頭，抓住伸過來的手站起身之後，先是稍稍踢了踢腿之後跟上對方的腳步。她

知道參拜的順序，於是並沒有多問問題。

跟著走的同時眼也沒停的四處觀望著，比起那間在自己家裡附近的神社，這間神社稍微小了一

些，讓她格外感到安心。她不是很喜歡寬敞的地方。
在水原式之後也跟著舀起手水舍的水，雙手接連洗淨，接著一大一小就往拜殿前去。

早已習慣這邊的規矩也大概明白整個流程順序，來到拜殿前將準備好的零錢丟入賽錢箱，伸手

搖了錢箱上方的鈴鐺，清脆的鈴鐺聲於耳邊環繞，隨後二拜二拍一拜的拜禮，為已故的妹妹做

祈禱，祈求對方能在另一個世界過的幸福快樂。

「……」誠心默念。
即使來神社許多次仍會感到些許的不自在感，不曉得是不是因為血統的關係造就對神祇的信仰

產生衝突，但往往一想起妹妹時便會強制壓下胸口的不適為她祈福，畢竟對自己而言除了妹妹
之外便一無所有了。

所能做的，所可以的，也只有為她祈禱，為她而努力活下去，為她去接觸一切人、事、物。

──我有很努力的照小光(ヒカリ)妳說的話去努力改變，所以別再為哥哥擔心了，哥哥現在過得
很好喔！

──……願妳在那邊能過得快樂。
盡可能的活得精采且有生命力，這樣才不會愧對於死前依舊為自己的未來而擔憂的妹妹，而自

己也能在死後重逢的那一刻，可以很驕傲的對她說自己的人生過得很精彩。

她往旁一瞥，看著專注祈禱的水原式。
如此認真的模樣，一定是很希望神明能夠庇佑著誰，可以平安順利的吧。

東久世京接著望向了拜殿中央，距離有些遠，她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之後寫有什麼東西。她遲遲

沒將零錢丟入箱中，方才水原哥哥丟的零錢曾經匡噹作響，然而已經安靜了好一段時間。

她沒有出聲打擾，她想著自己應該也要向水原哥哥一樣，跟神明說出自己的願望。

－－但是，她的願望是什麼呢？

就跟早前她問了求籤的事，她到現在也想不到自己該問些什麼事情。



她在旁邊就這麼發起了呆。

久久未聽見小傢伙投錢的聲響，好奇地睜開雙眼，只見她正站在一旁拿著零錢望向拜殿發楞。

「如果真的想不到該向神明說些什麼的話，妳可以為妳的親人、朋友們祈福，祈禱她們能夠事

事順心或平安健康什麼的。」
猜想對方會不會是因為根本沒想過自身的願望，以至於在參拜時整張臉寫滿困惑。「順著內心

去向神明傾訴吧，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跟祂說，不用想得太複雜也不用覺得太麻煩對方，神明

一定會照單全收每個虔誠者的任何煩惱。」

「呼嗯。」她點了點頭。什麼事都能說啊……
手中的零錢拋入了賽錢箱，接著也伸手去搖動上方的鈴鐺，兩拜兩拍一拜的禮節做足之後，她

也閉上了眼睛開始想著。

神明啊，神明啊……
呼喊之後，她腦內空白了許久。

──不曉得小傢伙會想什麼願望？會為誰祈禱？還是說乾脆什麼都不想僅僅是做做樣子？
無論如何勢必得花點時間才能結束，而在那之前自己會沒事可做。

看對方已經在默默禱告也不好意思再打擾她，無聲無息地離開拜殿去參道上附近走走，等待對

方的同時順道去繪馬褂那邊觀望他人所寫的祈願木牌。

──話說回來咱都沒試過這玩意哪、是不是要來玩玩看這東西？若有所思的注視掛得琳瑯滿目的
繪馬牌。

……想了很久還是想不到。



神究竟在不在這裡呢？或許在吧？因為神社跟寺廟裡總是很乾淨，讓她很舒服，一點難受的感

覺都沒有。

可是，就算是這樣她也沒有想要向神明祈求什麼。

因為很早以前她就知道沒有用了。
最後她只決定這樣告訴神明。

－－請您實現方才水原哥哥的祈願吧，京不用了，把京的份給他。

因為水原哥哥覺得您在，不要讓哥哥失望喔。

她睜開了眼睛，輕輕漾起笑意，轉頭想找帶自己來的大哥，卻發現那人已經到別處去了。

「水原哥哥、啊、繪馬牆？」東久世京湊過去之後，同樣也瞧見了那綁滿了木牌的牆，她又上

前去看的仔細。

看個繪馬看的出神時身旁忽然傳出小傢伙的聲音嚇得渾身一震，差點就把手中的繪馬牌給扔出
去，面對她疑惑的目光回以尷尬的微笑，巧妙地迴避方才的失誤。「妳參拜完囉？」

而回應自己是對方乖巧的點頭伴隨那聲宛如幼犬般的低鳴，這麼說回來，她給人的感覺倒挺像

是黏人的小狗狗，有時候就連自己也聽不懂對方無意識發出來的哼聲是為了什麼而有的反應。

「想試試看嗎？」指著繪馬掛的另一邊有一個專門放置繪馬牌的木櫃，裡面堆疊不少空白的繪

馬及供人書寫繪製用的毛筆和墨汁，回頭詢問她。「這邊的繪馬是免費提供給參拜客繪製的，

妳可以去試試看，當作體驗也不錯。」

「可是，這些都是寫願望的？」看著掛在牆上的繪馬，上頭大都寫著大家的願望，有幾個還是
畫畫上去的，「剛剛不都祈願過了嗎？」

願生產順利、願學業順利、願身體健康、願工作順利等等的，她一個一個翻著，看盡了人們各

式各樣的願望。

「雖然說有咱們祈願過，但整個完整的參拜流程是需要將願望寫在繪馬上面才會靈驗喔。」

對此小傢伙發出疑問的哼聲，即知道自己得再講得清楚些否則她根本不懂。「在過去，馬匹被

認為是神明的交通工具、神聖的乘坐物之一。或許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才會有人把願望寫

在繪馬上面，透過這塊木牌真正地傳到神明手中也說不定。」
……說是這麼說，自己卻未曾用過這東西，畢竟那願望已經不可能會有靈驗的那一天，寫了也
只是浪費繪馬。

「唔嗯。那水原哥哥要寫嗎？」

她問了一旁的鬼族青年，畢竟她的祈願是水原哥哥的願望實現啊，對方要寫了才有意義。

東久世京繼續東看看西看看繪馬，看到有祈求姐姐平安的忍俊不住跟著笑了起來。

「、……」張口結舌。即使早有預感對方會反問自己，但真的被問到時思緒是整片空白不曉得
該如何回應。

人早就走了，寫那些根本無意義。──沉默著，哽在喉間的情緒使聲音變得艱澀，扯出無可奈何
的笑容。「……大概、不會吧。」
……已經沒那個必要。宛若嘆息的低喃。
伸手揉了揉小傢伙的頭，迎面而來是那張略感疑惑的笑顏，而自己則盡可能的笑得自然一點不

讓她察覺異樣。

她仰首看了看有那麼點不對勁的水原哥哥，揉在頭上的掌還是很溫柔，只是那笑容不太一樣。

不是真的快樂的笑容，她在其他人臉上也見過。



伸手握住頭上的手掌搓了搓，既然對方沒打算寫那麼她也不用寫了。

「那京也不要。」

「是嗎？這樣的話小傢伙妳剛剛許的願望可能就沒辦法傳到神明耳中囉？」

不太明白對方為何會不要，明明看起來就一副很有興趣的樣子怎麼那麼乾脆的放棄？自己是因
為沒這必要，那小傢伙又會是什麼原因而放棄？「這樣也沒關係嗎？」

「水原哥哥才是，不寫沒關係嗎？」明明才那麼誠心地祈禱著，為什麼到這一步也不做了？

「京沒有許願，京請神明把京的那份去實現水原哥哥的願望。」

相當無所謂地將自己方才跟神明說的話說了出來，她也不是想知道對方許了什麼願。

「所以水原哥哥沒寫的話，京寫了神明也找不到水原哥哥那塊，只會覺得京很奇怪吧。」

有點訝異小傢伙居然是祈願自己的願望能實現，但我要怎麼跟她說那願望已經實現不了了？所

以寫了也只是徒勞無用。
「……妳真是個溫柔的孩子。」遲遲吐出的感想令小傢伙不解的抬頭仰望。
「我是不會寫的。」

不曉得自己在說這話時是露出怎樣的笑容，對方搓手的動作稍微加重一些，連表情隱隱約約露

出些許的緊張，懊惱地自責自己的失常，安撫性的拍拍對方的頭頂，淺笑回答。「──……因為
那是連神都無法實現的願望。」

那笑容又出現了，而且更奇怪了。她做不對什麼了嗎？

「……對不起？」她有些怯然地道歉。
東久世京有時候實在無法理解，明明不開心卻還是笑著的表情。

那明明讓人看了更難過……
「京吹笛子給水原哥哥聽？」

沒等對方回應，她抓下在頭上的手，牽著那寬大的掌想往繪馬牆的另一頭走去。

原來她還懂音律啊？

有些訝異，但仔細想想人家是大小姐會有點技藝在身似乎也挺合情合理。

跟隨對方的腳步來到偏幽靜的區塊，她讓自己先坐在一邊，而她站在離自己不遠的地方，拿出
放在腰間看似價值不斐的笛子放在唇邊準備演奏。

──話說回來那個笛子到底是怎麼放的才不會掉下來哪？明明是很唯美的畫面卻因為慣性地吐槽
而破壞氣氛，忍不住敲了敲腦袋遏止別再胡思亂想。

她四處看了一眼，本來就是清淨之地的神社自然是不需要她擔心是否會聚集些不好的靈體，不

過如果不是吹那首曲子的話，會不會也沒關係呢？

東久世京稍微想了想，接著按了個指法，氣息穩穩地吹進了笛管之中。

跟「引路」的那首曲調不同，自己這次隨興吹的曲子，輕快地有如鳥囀一般。

曾聽友人說女孩子如果有點技藝、學識在身的話評價都會提高許多，現在想想對方當初說的還
蠻有理的，哪怕那些心得都是混花街摸出來……嗯，不過這並不妨礙自己對小傢伙的欣賞。
──不是有句話說認真的女性最美了？於自己眼中確實如此。
更何況小傢伙所吹的旋律如同本人給人的感覺輕快靈動，心血來潮撿起一片樹葉放在唇邊試吹

幾聲，爾後伴隨對方的旋律加入其中，雖然不懂那些構造精緻且操作複雜的樂器，但要是換作

吹草笛的話自己也不會輸給她的，畢竟這也是小時候常常拿來逗妹妹玩的小道具之一。

瞥見小傢伙驚訝的模樣笑得一臉燦爛。



本來專注在即興吹奏一曲的紫眼在聽到了另一聲簡單但俏皮的音色，忍不住亮了起來。

「嘻嘻、那是什麼？也是笛子嗎？」

馬上被吸引了注意力，停下了笛子湊了過去看著。

而看清楚了，這才發覺只是一片樹葉。「葉子？」
「是草笛喔，雖然樂器是一片葉子就是了。」

看她一臉新奇的樣子稍作解釋。「這是咱為了逗妹妹去學的啦，充其量是娛樂用的，比起妳手

中的笛子音色相比還是差很多。」

選的葉片是需要葉面飽滿且翠綠的樹葉才能吹出音色，草笛的音色向來是扁平細長且曲目輕

快，但轉音的部分總會顯得呆板僵硬。

「怎麼樣，很有趣對吧？大自然的造物總是很神奇也很有趣。」淺笑著，稍微試吹幾曲不需要

技巧性太高的曲目即能逗得對方嘖嘖稱奇。
「嘻嘻，草、笛，京也要玩草笛。」

從來沒想過葉子也可以用來吹奏曲子，雖然她也聽得出來草笛跟她手中的鐵笛比起來音色變化

少了很多，但她還是興致勃勃的跑去撿了片葉子。

「這片可以嗎？還是這個？」撿了好幾片葉子之後這才捧著回到水原式的旁邊。

「嗚喔、妳撿真多。」單純感慨她的行動力驚人。

稍微挑選幾片比較可行的葉子一邊講解。「如果要吹草笛的話葉子本身是必須新鮮飽滿的，像

那幾個有點泛黃的枯葉就不行了；還有葉子本身的厚度也要考量，葉面細薄的也不行。」
看對方聽的懵懵懂懂的樣子也不曉得有沒有吸收進去。「其他葉子不是說不能吹奏，但吹出來

的聲音不會很好聽，所以大多都會選擇這種圓扁狀的葉子來吹奏。」

擦拭一下幾個合格的葉子輕輕含在唇邊，音色變得比前一片葉子還悅耳。「像這樣每片葉子會

因為形狀大小、葉面厚度在音色上會有所改變，嗯、感覺就跟人一樣永遠不會有一模一樣的音

色。」

「先說喔、吹草笛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看對方已經迫不及待的樣子笑著把葉子給她。

「呼嗯。」聽完個大概拿起水原式挑好的葉子觀察了會，反思一遍方才的教學以及比對捨棄的
那些葉子，約略知道了葉子要挑哪些模樣的。

「可是葉子上頭，沒有孔？從哪裡吹氣？」她將葉子翻了翻，看了看，都沒有看到有哪邊可以

讓嘴唇放上去吹氣的，難不成要撕開嗎？可是水原哥哥的好像沒有啊？剛剛水原哥哥是直接吹

出來的？

方才對方怎麼吹的來著？她將唇覆上了葉子，吹了一下－－自然什麼聲音都沒有。



果不其然地瞧見小傢伙吹不成的模樣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就跟妳說草笛不好吹的吧。」再次拿起樹葉含在唇邊，以慢動作的方式演示，畢竟用講的也

會說得含糊不清倒不如直接操作示範給對方看，能不能學會也就看個人造化了。

吹不出來的當下聽到了身旁的笑聲忍不住她便鼓了鼓臉，「唔姆。」

水原式稍稍蹲低了身子，讓她比較方便觀察該如何吹出聲音，她仔細的看著，試著再吹一次，

但還是吹不出任何聲音。
想不到這簡單的東西比笛子還難。

央著水原再示範一次又一次，直到終於吹出了一點點聲音之後，這才滿意地嘻嘻笑了出來。

嗯、是個求知慾很強的小傢伙。

雖然一直被對方纏著示範但也不覺得感到厭煩，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斷重複，演示到最後對方終

於吹出一點聲音時才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含著葉片含到嘴巴發麻還真是頭一遭。

「是說等會時間小傢伙還想再去哪嗎？」估算一下時間也快接近黃昏了，想不到光是待在這邊

就消耗那麼多，也不清楚對方之後還有何安排？還是就乾脆直接送她回去。
吹出聲音之後一時停不下手，欣喜地試著將控制著呼氣的力量與長度，但葉片一如對方所說的

音色變化不多，不若笛子可以利用指法控制。但她也覺得好玩極了。

東久世京搖了搖頭，自顧自地繼續玩著。

呃、搖頭是指不知道還是怎樣安排都無所謂？這小傢伙居然會把難題丟給自己。

不過她玩的可真愉快。──不是沒想過學到新奇的事情都會玩的不亦樂乎，但她的反應還是讓人
略感吃驚……就自己而言怎麼看她都像是小孩子，一點都看不出來有17歲的樣子。



天氣漸漸轉涼，一邊思考一邊將放在手邊的披肩敞開為她披上，才猛然憶起對方是穿著制服跟

自己出去晃晃十之八九會有門禁吧？

「那咱們等等回去吧？妳那邊應該有門禁，晚了要是害妳被懲罰咱會很歉疚。」考慮各種因素

還是先決定把對方送回去。
「呼嗯。」正好故意用吹不出聲音時會有的類似漏氣的聲音回應身旁的人，抬眼見對方困惑的

表情這才嘻嘻笑著點了點頭。

「水原哥哥怎麼知道有門禁？」決定把葉子也帶回營區裡頭，跟葉子與笛子都收回腰際間的袋

子之後將披風上的扣子扣好，上前牽好了對方的手。

感覺好像也才過沒多久？

好像被小傢伙給捉弄似的？但沒細想太多伸手揉揉頭頂。「因為咱也認識不少跟妳一樣是厄除

的朋友啊，有時候出去喝酒聊天的時候會稍微聽他們講一些軍中的事情，自然而然也知道你們
有門禁這回事。」

看她若有所悟的點點頭回應，緊了緊手中的掌心繼續說。「更何況女孩子一個人在外那麼久也

不好，時間晚了、會有很多壞人啊、色狼啊、妖魔鬼怪的跑出來，哪怕妳是厄除是名軍人獨自

一人還是會很危險，所以趁太陽下山前還是早點回營區吧。」

這話倒不是危言聳聽，畢竟自己也曾遇過不少調戲事件，即使多半都把人給打跑但總會有在自

己看不見的地方發生令人不捨的案件。

－－可是京是軍人？
才想這麼問，水原式馬上就提到了哪怕她是名軍人。為什麼明知道是軍人卻還要攻擊呢？

她懵懵懂懂地聽著，點了點頭。

牽在手上的大手緊緊地握著，她也用力地握了回去。

「好，那我們走？」

點頭應允，興許今天是玩得心滿意足整個回程的路上都在哼著自己所沒聽過的曲目，問她是從

何聽來的則回說是靜子曾唱過的曲子，也稍稍聽了一些她與寢室的友人們發生的有趣事，但貌

似太過老實以致於有些話題聽得讓人瞠目結舌，有些非禮勿聽的事情則趕緊帶過不讓對方繼續
無意識的爆料更多內幕。

介於自己是怪異是不能隨意踏入軍營，遠遠地就能感受到來自軍營內的防衛設施對自己散發出

惡意，索性停在離軍營相近幾公里遠的外頭放開小傢伙的手，告知自己不能再前進就送到這邊

為止。

「今天真是謝謝妳陪咱到處亂逛哪，抱歉、咱比較不會帶人去找些好玩的地方。」將隱匿鬼角

用的軍帽還給對方，再次拍拍她的頭露出歉意的笑。「下次妳可以找妳的朋友出去玩，大概會

比咱帶妳去玩要來得有趣。」

語畢，便不再多說什麼，輕輕地推了小傢伙一把暗示她趕快回去別再繼續跟自己聊了，目送對
方平安回到營區內被一群朋友團團圍住的她才悄然地返身回去。

──嗯，回去之前順便去看看妹妹吧。得好好跟她聊聊今天所遇到的事情，以及自己各種意義上
在他人面前失常的窘樣。

哼著小傢伙所唱過的曲調，買了一些妹妹生前喜歡吃的甜點攜著酒壺向安息之地邁步前進。


